
微小说

孟章飞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到林场来当

护林员。

小时候，他觉得林场像大海一样，无边无
际。记得有一次，娘领他去赶乡场，走小路从

林场穿过，走了好久，都走不出去。看不见太
阳，遇不到人，凉飕飕的，害怕。

如今，感觉完全不一样。不是因为娘，他

也来不了这里。算起来，有个把月没回家了。
天刚亮，他洗帕脸，随便吃了点东西，就

出门。刚来时，是李小平和他一道，又带路，又

给他讲要做的事情，两人一起出门，有个伴，
虽然李小平不爱主动说话，他也觉得好。三个

月后，场里陆续走了几个护林员，人手一下子

紧张，他给李小平说，我们俩不用一起走，分
开走，看管的范围广一点。李小平突然有些生

气的样子，你以为我愿意？是场部安排给我的
任务！孟章飞也没当回事，他去找场长，最后，

场长还是同意他一个人单独行动了。

一路上，都是熟悉的弯弯绕绕，哪里有一
棵树要开花、要结果，他都清楚。今天，他反方

向走，草木茂密的地方，霜都浸湿了裤脚和

鞋。反方向走和不定时的巡查路线，是孟章飞
的巡山办法，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盗伐

者。这个天气，让他有些担心。早晚冷，中午却

是红火辣太阳的，又有风。好在要入冬了，不
是农民收拾田坎土坎，铲草烧灰的季节。

走了一段时间，周围不见村寨，林子更大

了。各种鸟雀的叫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
映称在山里，显得更加响亮和清脆。在鸟叫声

背后，他听到了另一种响动，和其他声音不

同。他屏声静气，竖起耳朵，是微弱的有节奏
的拉锯声,唰、唰！唰、唰！他悄悄的朝发出响

音的地方靠近，那声音越来越清晰，是两个

人，在说话，听不清他们说什么。
这一片杉木林，长了二三十年，棵棵都飙

到十多米高，看了让人喜爱，随便放倒一棵，

做一副棺木也够。到底管不管？孟章飞心里有
些打鼓，毕竟是一个人。这个时候，要是李小

平在，就更好了。好在每天都带着工具，一把

砍刀，一个对讲机，一个铜锣。好些人嫌带铜
锣麻烦，不用，他还是带了。

站在一处灌木边，孟章飞把捆在腰间的

铜锣解下来，“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
突然间，空旷的山林里惊雷一般，那声音急促

有力，翻山越岭，方圆十里都能听到。他一连
敲了三遍，中间短暂的停顿了两次。然后，他

拿起对讲机，大声的说，林业派出所的张所长

吗？我是老孟。我们发现有两个偷木料的强
盗，请你派几个人过来，抓紧啊，来晚了怕他

们跑了！你们十分钟就到啊！好好好！等你们！
他估计，山上的人应该听得到他的声音。至于

我们是几人，对讲机到底信号能不能传出去，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过了几分钟，他再仔细听，拉锯的声音消

失了。刚才还热闹非凡的山林间，现在静得出

奇，一只麻雀的叽喳声也没有，他听到了自己
的心跳！风吹过，松涛一阵连着一阵。他朝刚

才传出响声的山腰摸上去，果然见到两个盗

贼留下的痕迹。一棵碗口粗的杂木，刚刚被盗
贼锯断，树周围的枯叶上尽是撒落的锯木粉，

白花花的。可他觉得奇怪，杂木旁边就是一棵

要两人才能围完的大杉木，为哪样盗贼舍大
图小呢？

回到路上，口干舌燥，他从路边岩缝里捧
几口岩浆水喝。顺手捡起一块石头，朝发出响

动的灌木丛扔去。再听，没啥动静。在这林子

里行走，孟章飞觉得就像在村寨里串门一样，
随性、自然，不像在外打工，时不时要冒出些

心烦的事情来。

不知不觉，一早上过去了。
回到场部，孟章飞去找场长汇报巡山情

况，想请半天假，回去看看娘。娘得脑梗瘫在

床上三年多，日子也许不多了。场长没找到，
碰到李小平，李小平说，场长看你娘去了，你

赶紧去追他们。一路上，孟章飞想，场长去我

家，有些哪样事呢？
紧赶慢赶追到家，场长他们也刚到院坝

里，办公室张主任手里还提着一袋水果。孟章

飞推门进家，屋里除了躺在床上的老娘，婆娘
娃娃没在家。赶紧从屋里拿出几条高矮不一

的板凳，招呼大家坐。场长没坐，说，老孟，我

们看看你娘。
看到场长握住娘的手，看到面无表情的

娘，孟章飞喉结耸动，泪花在眼里打转。

一个星期后，在场部会议室，孟章飞又见
到了场长，环保法庭的魏法官也来了。魏法官

说，孟章飞，一年前，你为了备办你娘的寿材

来这里，到今天，你在林场的“以劳代罚”期满
了，从现在起，林场不再负责监管你。场长说，

通过上周在林区的现场考验，林场对你的表

现很满意，准备正式聘你为护林员，按月开工
资，你愿意不？

他看看魏法官，又看看场长，发现他们眼
神都很柔和。他用力的点头，

泪水抑制不住，吧嗒吧嗒滴在地上。

盗伐者
■（贵州）启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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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头 Tide

潮头拾贝

成都语汇(组诗)

■ (四川)黎阳

氤氲中的三星堆遗址
如果不是诗人杨拓到成都，我根本不会

主动去三星堆遗址。包括金沙遗址，也是一样

如果不是彭志强的诗歌朗诵会在那里举办，

我也不会去。不去的原因，不是懒散，而是敬

畏。敬畏之中还有恐惧，我对几千年的文物，

有一种莫名的抵抗情绪。不堪回首，还是不忍

惊扰那些已故的亡灵。

要要要题记

在历史的氤氲走几步都是艰难地跋涉

那些闪烁的金属后面总是有一双眼睛

看着我们，感受不到任何表情只有阴冷

那些蚊子、不知名的虫子慢慢地围过来

即使得到祭祀的鲜血，也不离开

天空总是布满云还有风以及雨以及病毒

躲不开这些准备好的天气准备好的情绪

要么挥汗如雨地走，要么内心郁结地看

太阳只是留在内心里的一点热气一点点温暖

或者干脆躲在情绪的后面 不声不响

不想在这些器物面前说话 或许

这是一个好习惯，无声的时候

我能听到呼吸在展厅里轰鸣

不想碰这个“三”字，他追随我一生

又不敢闭上眼睛，怕错过前世的一点点线索

孩子的脚步比我们快 我们追不回青春

也跟不上历史的足音

无法拒绝盗墓者的斧凿，敲碎

一颗忐忑的心灵

在绿如波涛的草坪上，犹豫着下一个展馆

是否在关门前找到签字的手

光阴就停止了眼光中的顿悟

沿着来时的路，寻找归去的铁马

或者根本就是逃逸

巷子里的记忆

从爵板街到“穿”巷子

也是思考的距离

那些闪烁的灯光，在步履中

缓缓散开 你只是一个影子

出现在水一样的人流

你终于明白走了这么久

依然没有足迹，不是你不想

足迹在人群中无法留下

你走了，巷子还在这里

那些记忆的香味以及涟漪都在

特定的时间里发酵

巷子从过去走来，留下名字

一些人从巷子走过什么也没有留下

喧嚣过后，
只有路灯照耀着沉寂的夜空

一朵莲花从最后的嘴唇上落下来

暗哑的星子 继续沉默不语

习惯了 被风无数次的摇曳

更习惯了有些耳鸣才能睡去

打开一瓶老酒闻闻 又盖上了

我对标签深深地依恋还是那么持久

悠远的香味可以歉然地唤醒目光

去岁月的老井里舀一瓢躲闪回忆的月光

这沉寂的夜空，多么冷静多么迷人

只有路灯忠实这跌宕的思绪

露水还是在黎明前落在叶子上

阳光，只是突破云层时洒在床上的善良

一缕鸟鸣
震碎了满目天堂湾的阳光

深深地吸一口气，天堂湾就宽了三丈三

黎明从呆滞的眸子里透出袅袅氤氲

推开沉重的俗事，从一行句子的缝隙中探出

手掌

光阴摊在一碗白米和苞谷的粥水中

一碟酸酸甜甜的泡菜里，滋味被反复的提炼

弯弯转转的上山路，延缓被高速滚乱的思绪

湾湾转转的流水，飘荡着幽雅的青春气息

一片葱笼里，长亭不断

茶座不断 身影不断

“一湾一世界，一景一天堂”

清脆的鸣叫，点燃了紧闭在格子楼里步伐

夜空有些风忽悠飘过

露水一样的允诺，打湿了台阶上的绿苔

草一样摇摆，让我在路口凝视

这些红绿灯一样的牙口，嘴角还带着菜叶

让我眯起眼睛来休憩

天空的星星，闪烁却不必靠近

那些光泽不过是空气的骗术

有些，只是有些风一样的飘过

太公的鱼竿上面有没有线索

没有记载，只是说直勾

我们都是鱼，在生与死之间游弋

总有风迎面吹来

都是气而已

三十三年前，我来到冉义的时候，学校

可谓草木葱茏，一片天然草地任其自然生

长，《坐在草地给灿灿讲故事》这首诗记录了

当时的情景：“坐在草地，我告诉你/男娃娃

草是锯手的/女娃娃草是开花的/不远处的

树，是梧桐树/杜鹃在上面叫得脸红/男娃娃

草的爸爸去年秋天结籽/籽籽就埋在我们坐

的地下/春天来了就有了新的娃娃/开花就有

了新的妈妈”。可惜，草地后来根据“学校硬

件建设验收”的需要，被辗平了。取而代之的

是平整、硬化的路面和运动场地，少了诸多

“跟大自然肌肤接触”的乐趣，不说也罢。而

学校最值得记取的，是一棵红豆树，带着些

许传奇色彩。

这棵百年老树，树躯硬朗，粗壮，带着铁

的颜色，枝繁叶茂，在校园的草木中，独树一

帜。它的臂腕上挂了一口铁钟，曾经用来敲响

上课、下课的报时音。那钟是康熙年间铸造

的，上面还刻着当年那些捐款居士的姓名，原

属于河对岸某个庙子。解放后，它从庙子搬进

校园，改为教育服务。我到校时，上下课时已

改用铜铃摇响。再后来，有了电铃。而今是音

乐报时。铁钟，见证的早年乡村学校的安宁与

朴素。树躯越来越粗，悬挂铁钟的铁丝勒进了

树身，使人感觉到一种无声的疼痛。于是，我

们把铁钟取了下来，放进实验室，作为镇校之

宝。红豆树为之解脱了负担，仿佛有了身子一

下伸直开来的舒适感，不知不觉中，它树身上

的铁丝痕迹便渐渐消失了。

然而，学校最早引起我注意的还不是这

棵红豆树，而是另一棵树，叫黄桷兰。树高，

花白，非常之香，就矗立在我的寝室门外。可

惜，她命薄如纸。享受她的芬芳不到两年，她

就在那年冬天死去。卢剑东老师说：“她是忍

受不了人间的恶浊气息而死去的”。据说，黄

桷兰对空气质量要求很高，对温度的依赖也

很苛刻。黄桷兰死后，人们难过了好几年。偶

尔也有人提起她，怀念她，想念她那无私奉

献的花朵和迷人的芬芳。在我的印象中，只

有栀枝花的洁白和清香可以跟她同美。她死

去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向其他花木，其中就

有红豆树。

1996 年学校“普九”，红豆树很意外地开

出满树的花，非常壮观。那年，它结出了很多

红豆，令人啧啧称奇。这在冉义中学历史上，

是极为少见的。因为红豆结籽，几年才能遇

到一次。它的花粉传授，不靠人工，也不靠蜜

蜂和飞鸟，只靠自然风。雄树长在十里外的

韩场，雄树花粉在风和日丽的某一时刻被自

然风带到冉义来，这棵雌树才有了授粉的机

遇。如此，才有可能结籽。

记忆中，最早知道“红豆”二字，是在王

维的诗中：“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

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在中国孺妇皆知

的《相思》，使我很早就对红豆产生了好感。

没想到在冉义得以识到它的真面目。深秋季

节，红豆在铁壳般的豆荚里成熟，有的落在

了地上。豆粒之大，跟胡豆相仿。有的学生捡

到了它，爱不释手。有的学生动了“捡不着就

打”的念头。这些红豆落在学生手里，有的就

在深红色的豆身表面上出现了刀刻的红桃

式“心”状图案，有的图案则是“一箭穿双

心”，仿佛中了丘比特的透射；还有的，干脆

就一个赤裸裸的“爱”字。这些，无不表达出

学生内心某种隐隐约约的情意，致使学校从

“爱护国家财产”的理由出发，出台了“禁止

打红豆”的条规。

这样大的红豆，实在令人喜爱！后来，

在川西坝子某个古镇景区，也见到了号称

红豆的手工艺品，是一串酱红色的珠子，

像项链，据说是“马来西亚红豆”，豆粒之

小，比起冉义的红豆来，真是“小巫见大

巫”。这样，我对冉义的红豆就更加喜爱

了。再后来，从网上去搜索“红豆杉”图

片，见到了各种大小不一的红豆杉，相比

之下，唯有冉义这棵红豆树高大，粗壮，

使我产生了一种敬仰之感。

1996 年，冉义中学收获了满满一大筐红

豆。我们把情况向上作了汇报，林业部门知

道了这件事，来校与我们商量，这些可贵的

国家财产，要用来“发扬光大”。商量的结果，

是学校出红豆，林业部门出技术，将红豆运

进技术所，通过热处理、冷处理等工序，许多

红豆发了芽，长成了翠绿的小树苗。根据协

议，学校分得了 250 棵，真是喜出望外！我们

在操场边的一块空地上圈出了一个“劳动基

地”，将这些翠绿色的心肝宝贝栽入苗圃，期

待它们个个茁壮成长，成为学校紧缺资金的

坚实栋梁。

静池山庄的王老板闻风而来，出价 9600
元，要将这些树苗连同它们的母亲一起买

走。地方上的人听了，更动了心，因为这会为

正在为“普九”经费紧缺而愁眉不展的政府

雪中送炭，排忧解难。他们兴冲冲跑到学校

来，9600 元，天文数字啊！但我告诉他们，这

是国家财产，动不得。红豆树挂牌为“古木保

护 001 号”，擅自买卖，是犯法的。生意自然

告吹。

但树苗们的生长并不如人意。头一年冬

天一过，一半的树苗存活下来。林业部门的

人听了，“还不错嘛。”第二年冬天一过，只剩

五十来棵，个头倒长出了一截。林业部门的

人听了，“就这个样子，它们的成活率是很低

的。”到了第三年，就只剩七、八棵了，而且都

病病歪歪的。林业部门的人说：“我们也没有

办法。”那年秋天刚过，所剩的树苗都咽气

了。诺大个苗圃里，只剩下原本用来众星拱

月陪太子读书的雪松，只有它们望山亲水，

健康成长。

这事使我灰心。好在，它们的母亲还在，

活得好端端的，继续枝繁叶茂。2003 年，红

豆树再次高产。我们把红豆收藏起来，商量

的结果，把它们制成“冉义中学特殊礼品”，

赠给客人。一些来冉义造访的作家、诗人，有

幸得到了他们。成都女诗人周渝霞还为之写

了首标题为《冉义的红豆》的诗，那是 2005
年 10 月的事：“是一种豆类/长在近百年的

树上/春天开花的时候/用一种淡蓝色的魅力

将树身掩盖”，“这是一株雌树/每一年都会

开花/开那种歇满枝头的花/你说那是一种纯

纯的蓝色的美丽”，“都是风的作用/红豆在

相思的同时/获取了爱情/还是风的作用/红
豆花开的时候/冉义的油菜花也就黄了”，

“你随意地抓了把红豆给我/共计十二颗/那
是一年的数字/也是一茬的月份/还是一个轮

回的起始?”“红豆在风中迎接朋友/也在风中

送别忧伤和孤寂”写得情深意长，令人难忘。

2006 年，学校迎来“标准化建设”，并与

近邻一所初中合并，提出新的学校定位，打

造“花园学校”。于是，在红豆树周围，花草树

木多了起来，它们布局在学校各处，花类植

物有小叶含笑、腊梅、紫徽、金桂花、铁脚海

棠、金弹子、荷花、白玉兰、紫玉兰、洛桑含

笑、醉香含笑、桃花、茶花、向阳花、槐子树、

月季花、月桂花、黄桷兰等等，灌乔木类植物

有红枫、银杏、铁树、天竺葵、冻青、柳树、莆

荟、水竹、云杉、雪松、大榕树、贞楠、梧桐、弯

条树、易杨、丁香、鸡粪树、南天竹、罗汉松、

小叶榕、红杉等等，红豆树成为它们当中的

“灵魂人物”，实在是名实至归，无可争议。分

割线

不祥之兆在 2011 年春天出现。所有树

木都发了新的叶芽，唯有这棵红豆树保持沉

默。大家开始关注起来，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把情况报告上去，林业部门从成都请来了专

家，诊断的结果，它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按

照专家的吩咐，我们把它周围的水泥地表打

碎，在它根部埋下药物，注入营养液，并在它

的树身上挂起了九个输液瓶和十三个输液

袋，眼巴巴望着它能够苏醒过来，发出嫩绿

的叶芽，给我们带来一片“紫气东来”的蓝

天。

但是一切努力白费力气。草木繁荣的夏

天到了，它依然光秃秃的，不哼声不出气，枝

杆憔悴。专家再次来校，诊断之后，摇头而

去。到了秋天，红豆树死亡的鉴定书下来了，

学校的《大事记》记有这一条：“2011 年 11 月

27 日，编号为‘科属红豆杉科 04-013’的学

校百年老树红豆树，经成都市绿化委鉴定死

亡，由国资部门砍伐、拍卖。”

关于这棵红豆树的来历，公认的说法

是，由冉义医院外科医生杨创的母亲杨氏老

人当年嫁到冉义时，从娘家带来的，移植到

关帝庙。1938 年，关帝庙改办成“保国民学

校”，这是冉义中学的前身。因此，这棵红豆

树见证了冉义地方办学的历程。它在百年之

际死去。而它的引路人，那位杨氏老人，是在

2011 年夏天去世的。所以学校有人说：“主

人走了，树子也跟着去了”。是不是这回事，

且信且灵。

冥冥中，我把这棵红豆树视为学校的风

水树。当它去世后，我内心隐隐有了某种不

安，虽然我说不出学校或者我将会遭遇什

么。但它的去世，于我而言，总是个损失。眼

下，它已被国资部门砍去，留下一片空白，使

我每每经过它曾经矗立的地方，都会情不自

禁产生一种若有所失的惆怅，内心总要空空

落落好一阵子。

中国当代书法名家、国家一级书法家曾

聆和书法艺术展日前在广州开幕。开幕当天,
400 多名来自美国、新加坡、加拿大及我国

港、澳、台地区的书法爱好者把整个大厅挤得

水泄不通，不到半天时间,就拍卖出 86 幅曾

聆和的书法作品。

在当代书法界, 曾聆和不仅书法作品多

次创下销售奇迹,而且还荣获国内外 80 多个

金奖。

年近 70 岁的曾聆和是湖南安仁人。从部

队转业到广州城建战线任领导工作, 现兼任

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材料分会干混砂浆顾问等

职。曾聆和说,“我和书法结缘,是上世纪六十

年代在部队工作时,当年有幸收藏了一本《毛

泽东诗词书法》。那时,我一下就被毛体书法

所征服, 便用心把毛体书法中每个字的大小,
旋转笔顺都铭刻在脑海里。那时生活艰苦,只
有在用完的作业本背面用钢笔练毛体书法。

我生活在农村,既没有看见过书法帖子,又没

有看见过名家书法集, 只能学习有限的毛体

书法。但从此我和书法就结下了不解的缘

分”。

目前, 曾聆和的书法作品广受国内外名

人和艺术馆收藏，如巴黎中国文化艺术中心、

日本东京书画院等都有曾聆和的书法作品。

曾聆和的作品没有矫揉造作之气,这是非

常难能可贵的。曾有人评价说:“他写字象他做

人一样,没有什么歪七扭八的事情。他的心态

在书法创作中平静得像一面镜子一样,又像一

潭清水,写得那么平和,那么雅致,我认为这是他

最好的地方,也是值得人学习的地方”。

多年来曾聆和以自已深厚的艺术修养和

优秀的品质受到了书法艺术界泰斗欧阳中石

等人的高度评价。如今，曾聆和依然用书法写

着自已的崭新篇章，也以他个人的高贵品格

丰富着作品的思想内涵, 让我们真正懂得了:
书品即人品。

潮头艺术

■ (浙江)袁兴国

笔耕几十载 墨书飘天下
———访著名书法家曾聆和

冉义红豆树
■（四川）杨然


